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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补充评论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奥利弗·格登表示：“稳定全球气温必须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

至净零，而二氧化碳清除技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备条件。此外，一旦全球升温突破 1.5 摄氏度，

想要让气温回落，就需要实现负排放，使从大气中清除的二氧化碳总量超过排放总量，以此重塑

全球碳收支平衡。” 

牛津大学赛德企业与环境学院史蒂夫·史密斯表示：“二氧化碳清除技术的快速发展是亮眼进展。

诸多项目除气候效益外，还带来更广泛的环境效益与衍生价值。这一方面体现了多元共赢的发展

机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单纯净化大气二氧化碳这类公共公益项目，所能获得的市场化资金回

报十分有限。”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威廉·兰姆表示：“各国承诺 2035年实现约 27亿吨碳清除量，2050年实现

约 36亿吨碳清除量，但气候治理路径所需的清除规模远高于此，长期缺口巨大。这一缺口正逐年

大幅扩大。多数国家的减排承诺主要依靠森林和土地治理，新型技术占比极低。而减排工作的延

后，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缺口。”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拉福莱特公共事务学院格雷格·内梅特表示：“2019 年至今，全球已投入

约 57 亿美元用于二氧化碳清除技术研究与早期项目，目前已有超 40 个试点项目落地推进。但实

际落地进度不及预期，目前仅完成约 20%的规划产能。美国取消超 30 亿美元相关项目等近期政

策变动表明，若无稳定、长期的政策扶持，行业发展势头会快速停滞。”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扬·明克斯表示：“二氧化碳清除领域科研发展迅猛，近年相关论文发表量

年均增长约 15%，科研资金投入也大幅提升。但行业发展不均衡，高价值专利申请量有所下滑，

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和储存（BECCS）等技术领域尤为明显。想要达成气候目标，我们需要为各类

技术创新提供更有力、更稳定的全方位支持。” 

马里兰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马修·吉登表示：“我们评估的所有高目标气候治理路径，均以大

规模减排结合二氧化碳清除为核心，以此将全球升温严格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减排可以解决大

部分气候问题，但想要实现净零排放，仍需十亿吨级规模的二氧化碳清除能力。这意味着未来数

十年，全球新旧二氧化碳清除技术需实现数十亿吨级的规模扩容，增速对标光伏等发展最快的能

源转型赛道。但现实中的推进滞后、全球治理不均衡、气候突发风险，都可能催生更高的清除需

求，因此当下主动布局，是抵御各类风险的最佳方式。”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拉福莱特公共事务学院坎德拉里亚·贝尔赫罗表示：“我们调研的所有可

信气候治理方案，均要求在深度减排的同时配套二氧化碳清除举措，到本世纪中叶实现每年数十

亿吨的清除规模。但这些方案均以即刻落地政策举措为前提，现实中一旦出现推进延迟，所需的

二氧化碳清除规模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卡莉·雷诺兹表示：“各国发展目标与气候治理实际需求的错配问题日益凸

显。目前缺口尚且有限，但到本世纪中叶将大幅扩大。治理行动一旦滞后，缺口会进一步加剧，

未来我们将不得不更加依赖大规模二氧化碳清除技术。”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拉福莱特公共事务学院弗兰克林·卡尼亚库表示：“目前已有数十个试点

项目投入运行，但实际落地成效仍不及预期。现阶段仅完成约 20%的规划产能，足以说明从规划

公示到项目落地实施，依旧存在极大挑战。”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弗里德曼·格鲁纳表示：“不同二氧化碳清除技术的理论潜力与成本差异极

大，部分传统技术年清除潜力不足 10 亿吨、每吨成本低于 100 美元，而部分新型技术年清除潜

力可达数十亿吨、每吨成本或超 1000 美元。植树造林等低成本技术，往往可以同步赋能生态保

护与粮食安全，但任何技术的规模化应用，都需要妥善平衡土地、水资源与能源消耗的取舍关系。

各类技术的成本与规模化潜力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根源在于业界对不同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机理

尚未形成成熟的科学认知。我们亟需深化研究，缩小认知偏差，为精准投资提供指引。” 

牛津大学赛德企业与环境学院柯尔斯蒂·哈林顿表示：“当前全球每年可清除约 22 亿吨二氧化碳，

几乎全部依靠森林保护与土地利用治理实现。新型二氧化碳清除技术发展迅速，但体量依旧微乎

其微，仅为传统方式的千分之一左右。在这类技术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精准核算实际

碳清除量，确保产生真实的气候效益。”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莱奥娜·滕科夫表示：“全球超 100 个国家已制定净零排放目

标，但仅有极少数国家出台了二氧化碳清除技术落地与规模化发展的清晰方案。多数政策仅侧重

于项目资金扶持，并未培育真实稳定的市场需求，导致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二氧化碳清除产

业的后续发展依赖于更稳定、可预测的政策支持。” 

 

 


